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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云诗存》看刘鹗人生“三游”及诗歌“太谷化” 

 

 

 

伏  涛 

 

 

摘  要：刘鹗是“太谷学派”的门徒，他博学多才，在文学上主要以小说闻名，学界对其诗歌

则很少关注。本文从山水之游、社会之游、心灵之游三个向度，切入其诗歌世界，探求其思想

体系，发现其诗有明显的“太谷化”倾向。研究《铁云诗存》，既可促进刘鹗研究，又有利于

太谷学派的探索，并且可以管窥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与士子心态。 

关键词：刘鹗；《铁云诗存》；太谷学派；“三游”；世风，士风 

 

  刘鹗（1857-1909），原名孟鹏，字云抟，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署名

“鸿都百炼生”。近代小说家，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淮安）。出

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

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他涉及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产。 

在文学创作上，刘鹗以小说著称于世，其《老残游记》被列“清末四大谴责小

说”之一。鲁迅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

之处亦多。”[1]211阿英说其“虽篇幅短小，而意趣渊深，取境遹奇，底是作手。”

[2]23刘鹗小说已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但诗歌至今还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有人

认为：“刘鹗是这样一位精于实务及关心古物之人，虽偶尔写些诗，亦不过是旧时

文人的习惯。”[3]442究其原因要之有三：一是诗歌数量少。收诗最为完备的《铁云

诗存》存诗（含词）仅113首；二是出版迟。直到一九八○年方有刊本问世，此前

只有手稿本在极少数人中传抄，读者甚少，这样很难引起太多的关注；三是小说上

的成就遮掩了诗歌成就。严迪昌先生曾说：“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

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

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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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4]7研究对象本身的创

作往往是多文体的，甚至是众体兼擅。刘鹗的诗歌成就固然不能与其小说成就相媲

美，但它毕竟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一个作家

的各种文体文本之间往往相互关联或彼此渗透，如果研究能兼顾众体，研读“全

文”，效果也许会更好。比如，研究《老残游记》如能兼顾其诗歌，研究会更加全

面、深入、到位。《铁云诗存》收录的诗歌，个别来自于《老残游记》，其它与其

也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互文研究能够收到单一文体、单个文本研究难以收到的效果。

诗歌是诗人心灵情结的抒露之窗，虽然《铁云诗存》这扇刘鹗的心灵之窗不够宽敞，

但透过它我们亦可了解其生活经历、心路历程，可以透析太谷学派弟子刘鹗的精神

祈向。 

刘鹗常年辛劳，一生奔波，深感身心疲惫，“叹人生终岁苦尘劳，何以悦吾

生？”[5]64“有家归不得，岁岁常为客。被褐走江湖，谁人问价沽？”[5]65这是他

人生真实写照。刘鹗虽非皓首穷经之人，但在“立功”的同时未忘“立言”。他仅

活了五十三个春秋，却有诸多作品传世。其诗数量甚少，但质量颇高，“捧诵之余，

深感才调高旷，清华绝伦。工力深厚，迥异凡响。所谓清新、俊逸，殆兼而有

之。”[5]1-2下面从社会之游、山林之游、“心灵”之游三个向度切入其诗歌，走近

刘鹗，走进其心灵世界： 

 

（一） 相逢一哭为苍生，宁戚依然贫且贱――社会之游 

 

刘鹗是太谷学派嫡传弟子李龙川的高足，他在《致黄葆年》信中表白了对太谷

学派的忠诚。刘鹗谨记师训，关心国事，心系苍生，这在《老残游记》中有着明显

的体现。他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

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6]1《老残游记续集·自序》有

云：“而其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业，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

[6]111刘鹗不仅以《老残游记》哭，而且以《铁云诗存》哭。“相逢一哭为苍生，宁

戚依然贫且贱”[5]49是其痌瘝在怀、民胞物与襟怀的坦露，这与于谦“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7]43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刘鹗一生历经磨难却从不气馁，

不逃避现实的血雨腥风。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为实现人生理想，他孜孜以求，生

死以之。下面我们分析《铁云诗存》中对其社会之游的多方面描写： 

一对皇权的依违。他在《迎銮一首》中说：“也随乡老去迎銮，千里花袍一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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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赡养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5]17为迎銮他写了四首诗，现仅存一

首。刘鹗与其他士子在对皇权的态度上并无二致，这是封建读书人普遍具有的“向

光性”，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造就的士子的“臣妾”心理。光绪十八年，刘鹗被送

总理衙门考试，不合例，未试而归时，作诗道：“魄落魂消酒一卮，冻躯围火得温

迟；人如败叶浑无属，骨似劳薪不可支。红烛无光贪化泪，黄河传响已流澌。那堪

岁岁荒城道，风雪千山梦醒时！”[5]43该诗把诗人考试失败时的失落与痛苦表达得

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刘鹗强烈的入仕之心。 

二为苍生歌哭。从反映在刘鹗社会之游诗歌中的这种精神，我们不仅可以看出

太谷信徒刘鹗人生努力的方向，而且可以探析太谷学派的成因及其宗旨。《除夕》

诗云：“北风吹地裂，萧瑟送残年。仆告无储米，人来索赀钱。”[5]11由此可见此

时刘鹗生活的困窘、生计的艰难。太谷学派学习圣功的具体做法，要求“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此情况下刘鹗尚能念及苍生，“饥乌啼暮血，孤雁破寒

烟。念我尚如此，群生更可怜！”[5]11由其悲悯众生之情可见其仁者之心。 

三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骨如太古之前物，心是羲皇以上人”[5]52

的刘鹗喜欢收藏研究古物，“终日摩挲上古铜……读画夜深鱼钥冷，校碑昼永蜡对红。

它年若享期颐寿，应有人呼老蛀虫。”[5]16他对自己能有如此书斋生活颇感欣慰。他

不重钱财，“东华门外榷场开，无数英雄尽发财。只有痴人刘老铁，断砖残瓦拾将

来。”[5]51就是这位“痴人”为甲骨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铁云藏龟》一书，

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

观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而他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铁云藏龟》

等书，更是其专研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 

四积极参与太谷学派的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刘鹗“与龙川诸学

长，聚于沪上之愚园。锡朋先生议作《愚园雅集图》，各举所愿，余任补竹之役，

并纪以诗。”[5]18诗云：“成连一去海天空，二十年来任转蓬！天上星辰联旧雨，

人间桃李感春风。分诗构画情何极，把酒论文思不穷。牧马归群今已验，伫看霖雨

起苍龙。”[5]18诗中的成连指李龙川先生。该诗描写了太谷学派遭到致命打击后类

似“转蓬”的命运。“牧马归群”是太谷学派习惯用语。李龙川诗《戊辰九月，诸

子集于海陵题“牧马归群图”》云：“牧马归群从此日，化龙池上好相将。”[5]19

太谷学派弘道者黄锡朋、蒋子明在苏州的讲舍名为“归群草堂”。同治五年

（1866），山东巡抚阎敬铭剿黄崖山，张积中殉难。黄崖教案使太谷学派元气大伤，

此后该派门人弟子星散四方，他们希望东山再起，决心重整讲舍，以“牧马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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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喻，作为努力目标。“牧马归群”成了“太谷学派”奋发图强，以期重振旗鼓的

暗语。 

“沪上聚会”是太谷学派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聚会。刘鹗记述这次盛会的诗还

有《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泰山颓，梁木坏，龙川夫子上升于丙戍之冬。

三年心丧毕阕，弟子东西南北，漂泊于天各一方，历十有七年。岁在壬寅，黄先生

希平由山东解组至海陵而与蒋先生子明会。相携来沪上……”[5]19-20 

在信仰遭劫，友朋星散，仕途不畅，命运多舛之时，刘鹗并未一蹶不振，其生命

之舟未像东坡所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8]1548而是坚定信念，顽强奋斗，

从其一生行事中随处可见顽强拼搏、百折不挠之精神。 

在刘鹗“社会之游”中，通过分析其作为太谷信徒的“这一个”，可见喜欢

文物是其兴趣爱好，关心民生、积极参与太谷学派的活动是太谷门徒的共性，对皇

权的依违乃士子普遍心态，太谷学派的好多读书人都经历了从心仪到背离的过程。 

 

（二） 借问此行何所事？半游名胜半看花――山林之游 

 

在《铁云诗存》中多见记游诗，山林之游占多数。刘鹗的山林之游主要有三方

面原因： 

一是源于“自适”的寄情山水。历经人生曲折、世路坎坷的刘鹗想在自然趣境

中寻找心灵栖息。“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9]74山水之癖、烟霞之

念乃文人雅士的固有情结，刘鹗亦如此，其《春郊即目四首》有云：“寂寞江山何

处是，停云流水两悠悠”[5]3从中既可见羁臣旅愁，又可看出游子思家之情。即使

描摹春郊之景，也有悲苦离愁含蕴其中，这是诗人忧患意识的体现，也是时代式微

先兆在诗人敏感心灵中的投射。 

二是为实现太谷弟子的神圣使命到处奔波的沿途所见。如《鄂中四咏》，这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倡办芦（芦沟桥）汉（汉口）铁路，应鄂督张之洞之招赴

鄂时作。该组诗是对黄鹤楼、洪山寺、晴川阁、伯牙台四景的描写，一切景语皆情

语。其中既有“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5]7的希望，又有对盛世的热

望：“莫问古来争战事，眼前盛世且高歌。”[5]7诗人在鄂与张之洞意见不合，顿

生浩然归去之志，“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

解重高贤！”[5]8一心一意想为国家做点事，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于是便追念

太谷贤人，“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5]8封建社会到了土崩瓦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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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其千疮百孔不是一两个刘鹗所能治愈的。刘鹗属于“补天派”，他不为困难所

吓倒，其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他是末世的独行者，其失落与寂寞是

时代给予的，是其敏感的诗心对衰世的先觉，“忧患潜从物外知。”[10]236  

三是“太谷学派”民间性的一种体现。刘鹗是太谷学派的忠实信徒，他在《致

黄葆年》信中说：“弟与诸君子殊途而同归，必不能共辙者也。尝自谓平生知己，

除父师外，惟实甫及公二人而已。”[3]299在信中两次表白对“太谷学派”的忠心不

二，“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二心，不以

行迹拘，更不以他端为疑也。”[3]299并且明确自己的职责，“圣功大纲，不外教养

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3]300

刘鹗是“持循笃”、“重经世”、“重践履”之人，且生死以之。“太谷学派实际

上是由中下层士人以师弟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具有民间性质和一定宗教倾向的儒家学

派。”（绪论）[11]9由太谷学派组成人员的层次、民间性、宗教性即决定了活动方式

的隐蔽性与神秘性，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栖息之地常在山间水滨。黄崖教案

的致命打击让太谷学派差点全军覆没，在此背景下，刘鹗更多地走进“山林”，这

与张积中占据黄崖山一样，是在寻找据点，以图重整旗鼓。光绪三十二年（1906）

的春秋，年已五十的刘鹗曾两度东渡日本，秋天回国时途经朝鲜。期间的一卷《东

游草》多“山林之游”诗，刘鹗自称“支那采药人”[5]29，他东渡日本是按照“太

谷教义”所开的药方去采疗救国病民瘼之药。“学堂政界余无与，更不工商苦调

查；借问此行何所事？半游名胜半看花。”[5]32我们不能只看文字表面，而应洞悉

其皮里阳秋。在日本的“山林之游”中，刘鹗虽被丽山秀水、风情美女所吸引，

“鬓影衣香都不见，无端触起艳情多。”[5]30但并未忘怀使命，“维新服色紫裙长，

粉板高悬大改良。一度春风钱四十，恼人偏作学生装。”[5]32由此可见此行他关注

的是“维新”、“改良”，日本明治维新肇始于同治七年（1868）。“学生装”是

新事物，它引起了诗人的关注。值此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在本土文化中难以找到救

国良方时，诗人想到东去“取经”，希望从日本的维新运动中学习经验。 

 

（三）客心正自悲寥廓，那堪更听莲花落――心灵之游 

 

社会之游与山林之游是刘鹗人生之游的一部分，下面再看其“心灵之游”。刘

鹗一生行事颇为诡秘，这既是个性使然，也是受“太谷”教义及其活动形式的影响。

他主张“不以行迹拘，更不以他端为疑也。”[3]299其丰富复杂的心灵之游在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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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对太谷学派师长同仁的敬爱。刘鹗对“太谷之学”十分迷恋，对其师李光

昕崇拜之至。弱冠之年即入李氏之门，颇有程门立雪之精神。“余年初弱冠，束脩

事龙川。虽未明道义，洒扫函丈前。”[5]2“无才学干禄，乃志在圣贤。相从既已

久，渐知叩两端。”[5]2在刘鹗心目中其师地位颇似孔子，他认为师从龙川，求的

即是圣贤之学。对同门师兄谢平原十分尊敬，“龙川弟子君为最，我后于君几世岁。

同饮空同绝顶泉，那知学境殊天地。山川渺渺云茫茫，有美一人鸥鹭乡。芙蓉为帔

芰为裳，读书万卷声琅琅。心密君兮迹转疏，四海飘蓬无定居。飘蓬何日书能读，

何日飘蓬不读书。南山鲤鱼长尺半，生不逢辰类孤雁……”[5]49该诗不仅表达了刘

鹗对师兄的敬重，而且还可以读出作为民间学术暗流太谷门徒飘转如蓬的行迹，并

能明显地感知到封建社会末期士子命运的无常。 

二是忧国爱民之心。“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

红！”[5]57诗中所写的这些官吏，为了官位的升迁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他们即是草

菅人命的罪魁祸首，其顶戴花翎是用苍生之染成的。刘鹗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评

是相当深刻的，表达直接，无丝毫遮掩。他的一句“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

[5]57远接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2]270，堪称“著述补风教”之经典。

忧民与爱国是相连的，刘鹗时刻关心苍生社稷。其诗《平壤道中口占》有云：“千

里清江水，迢迢送客亭。国殇何处是？社鬼久无灵。”[5]41“风雨闻人哭，山川带

血腥。孤臣无涕泪，惨对一灯青。”[5]41诗语中流淌着诗人的爱国血泪，至情感人，

至今读来，感慨沛然，令人肃然起敬。 

三是“世界大同”的思想。他有诗云：“七木非同类，相依一体成。高枝能挹

露，低叶藉敷荣。异种通呼吸，殊源共死生。吾将师事汝，日月鉴精诚。”[5]39这

一思想影响其一生之行事。刘鹗反对闭关锁国，坚持实业救国，主张吸收外资，与

外商合作办矿筑路，在上海、北京、湖南、株洲等兴办了多种实业。在当时，其思

想与举措显得超前，实际上是他人思想落后，曲高和寡，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汉奸

而被通缉，并被流放迪化。刘鹗对一衣带水的日本颇有感情，“清和人物本同洲，

唇齿相依大业遒。求友不妨行万里，劳君为我再呦呦。”[5]29他的这一思想是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13]133思想之嚆矢。“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

人。”[14]14求友是为了拜师，他没有舍近求远，当时的日本的确是最好的学习榜样。

刘鹗的言行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与接受，作为智者他极其孤独，颇为痛苦。 

四是健康的爱情。《春闺别怨二首》写的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底事春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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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离？为郎憔悴感郎痴。深宵滴血凭谁诉？逐日消魂有梦知。闻说关山千里远，那

堪风雨五更时！鸳鸯一幅回环绣，往往金针却倒持。”[5]5“小窗兀坐已多时，侍

女催妆总未知。揽镜怕看垂泪眼，翻书偏见断肠诗。天公何事生知觉？人世无聊是

别离！纵使他年长聚首，目前先自费支持。”[5]5这两首诗哀感顽艳，无限情深，

放之于爱情诗名篇中也毫不逊色。在《记得一首》中，他表达了无视功名、忠于爱

情的思想，“记得当初乍定情，一帘花影坐调筝。但欣银烛垂双穗，那管铜壶到几

更。尽启栏笼招语燕，暂停丝竹听啼莺。相携不羡封侯印，只愿双栖过一生。”

[5]5-6诗人回忆往日与情人初会之情景，抒写细腻，生动可感。从中可知他对良宵一

刻值千金的男欢女爱的留念与不舍。颔联妙语精对，尾联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对美

好爱情的珍视，与“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15]152有异语同工之妙，

理当传唱后世。 

刘鹗既有抒写健康的恋人之情、夫妻之情的佳作，又有不甚健康的艳情诗以及

糜烂的狭邪诗。后者是其诗中的糟粕，理应加以扬弃。需要说明的是，这在当时是

普遍现象，与诗人人品没有太多关联，作如是说明决非为尊者讳。这类诗具有重要

的历史见证价值，它真实地透露出那个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状况与思想原形。

狭邪之风既是那个时代文人纵情声色糜烂生活之写照，又是当时社会污浊不堪世风

之折射，从中可以管窥病态的士子心态与污浊的社会风气。在诗题上赫然写上“狭

邪”二字，这说明刘鹗并非虚伪之人，真情去矫饰，质朴溢童心。这与朱彝尊不删

《风怀诗》有其相似之处，这是封建末世士子实际生活在诗歌中的真实体现。刘鹗

对文人风流作了具体而又露骨的描写：“锦帐杂花聚，绣幕春云浮。燕姬舒皓腕，

赵女扬轻讴。”[5]4“履舄既交乱，客去髡独留。即此是兜率，神仙何所求。”[5]4

诗人的“狭邪”行为除了肉欲满足外，还有名士与名妓精神上的交流，“狭邪何所

有，可以消百忧。”[5]4刘鹗曾说：“男子以才媚人，妇人以色媚人，其理则一。

含诟忍耻，以求生活，良可悲已！况媚人而贾用不售，不更可悲乎？白香山云：

‘同是天涯沦落人。’汤临川云：‘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我亦云然。”[5]65

他深深体会到“男子”与“妇人”可悲命运的共同点、精神上的共鸣处。 

作为到日本去的“支那采药人”，刘鹗有诗云“月光如水水如波，桥上佳人走

似梭；鬓影衣香都不见，无端触起艳情多。”[5]30“征歌选舞酒亭中，真个销魂别

有宫；参透禅宗欢喜法，春宵二十五圆通。”[5]33从中仅仅读出文人风流是不够的，

这也是“别借疏狂耗壮心”[16]1101的精神耗散法。正如《八声甘州》所云：“趁朱

颜犹在，黄金未尽，风月陶情。长得红偎翠倚，身世听升沉。莫把佳期误，今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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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门外雪深盈尺，正锦衾人暖，宝帐香温。恋昨宵梦好，相抱不容醒。看天际琼

飞玉舞，拥貂裘，推枕倚云屏。梳妆罢，郎歌白雪，妾和阳春。”[5]64这是其思想

迷茫，精神难以安顿在诗歌中的折射。“风流不得真销受，怨女啼红二十年。”

[5]34这是末世文人心灵深处常有的及时行乐思想的外现。“制度虽精理未全，过于

严峻失天然。”[5]34这句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鹗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由于外来

文化的影响，刘鹗思想中富含追求自由的精神，自由也需有度，一旦过度就可能失

之风流放荡。“谁家画阁傍通衢，玉女窗前坐丽姝。不敢停骖相问讯，片时渴煞马

相如。”[5]44有些艳情诗透漏出末世文人的没落情怀，但这并非其全部。他十分关

心同情那些被摧残蹂躏的社会下层女性。在《丁酉七月由燕赴晋，风尘竟日，苦不

胜言。每夕必以弦歌解之》组诗中有云：“芳年今几许，报道刚三五。作妓在邯郸，

于今第七年。”[5]65“朝来照镜着颜色，青春易去谁怜惜；挟琴走沿门，何如托钵

人！”[5]65他之所以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是因为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狐

悲兔死伤同类，荒村共掩伤心泪。红袖对青衫，飘零终一般！”[5]65“客心正自悲

寥廓，那堪更听莲花落！同是走天涯，相逢且吃茶。”[5]65从“红袖对青衫”、

“同是走天涯，相逢且吃茶”中可见刘鹗与白居易“江州司马”意象的神似，以及

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17]243之间的情感同构。刘鹗潜心学问，

“二十年来数宦囊，古书名画百余箱。蛮烟瘴雨仓皇走，北望燕京泪几行。”[5]45

他关心国事，“少陵悲苦青莲达，同是伤心感乱离。谁料目今刚李辈，昏凶十倍国

忠时。”[5]45在凄风苦雨的封建末世，刘鹗是行色匆匆的风尘倦客，“行云无定处，

夜夜蒙霜露。难得有情郎，鸡鸣又束装！”[5]65这无疑是其人生自画像。对其曾经

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拨开历史尘雾，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以

慰其孤独的心魂。 

 

结 语 

《铁云诗存》是目前为止收录刘鹗诗歌最为完备的集子，至今未被重视。本文

从社会之游、山林之游、心灵之游三个向度对刘鹗之诗进行解读，发现他在太谷学

派的“希贤、希圣、希天”，“立功、立言、立德”学习圣功的具体做法上，注重

养民。历经艰难曲折仍不气馁，努力实践，不愧为太谷学派之翘楚。刘鹗的诗歌虽

然不多，却是作为太谷信徒其人生经历、思想历程、心魂脉动的真实记录与发露。

其诗有极为明显的“太谷化”倾向，太谷学派的思想在其诗中有充分的体现，研究

这类诗作对于研究太谷学派颇有助益。通过其“社会之游”彰显出太谷学派颜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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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心与伊尹治国之志，见证其对太谷学说的信奉和践履。通过其“山林之游”，

可以看出作为太谷学派的忠实信徒刘鹗为了信仰如何在腥风血雨的时代里踽踽独行。

他的“心灵”之游是社会之游、山林之游的心理沉淀，其中既有对太谷学派的迷恋，

也有士子忧国爱民之心声，既有对美好的恋人之情、夫妻之情的向往，也有对不太

健康的艳情与色情的迷恋、沉溺。他的艳情诗、狭邪诗逗露出封建末世士子感情世

界的不洁与私生活之糜烂，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生活的常态。这类诗的认知价值不可

小觑，这是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前的时代音讯在性灵诗歌中的真实表达、自然抒露。

由于客观上此前研究基础的薄弱，加之主观上笔者学殖之浅陋，文中所论不到之处

在所难免，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同仁的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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